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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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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中建立东方书法形象 

 
——访北大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 

 
北大新闻网记者：刘静 

 

 

王岳川 

    听王岳川讲文化谈书法是一种享受。纵横古今、贯通中外，每个话题他都能洋洋洒洒地谈上几个小时。浑厚的嗓音、严密的逻辑，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配以收放自如的抑扬顿挫，让人

不觉间已经忘记了周遭，跟随着他思想驰骋：在隽永、灿烂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怡然畅游，为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的运命起伏感慨万千，并也不由自主地坚信：经过创新的东方文化

一定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中的重要思想。  

    这个温文尔雅的四川人，五岁开始习毛笔字，如今，写得一手好书法之余，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也是样样精通，诗情满怀的他，每逢中秋之夜都会在未名湖畔拉起《二泉映月》。从国

学到文艺美学，从西学到文化研究，再到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这个骨子里浸透着中华文化底蕴的学者，一路走来，伴随着一路光辉：1991年年仅35岁的他被破格提为北大副教授，1993

年又再次破格成为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便被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6年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9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  

  正本清源：首倡“文化书法”  

    写了四十多年书法的王岳川，始终坚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的书法，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也许是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文化身份标志。  



 

王岳川书法日课  

    于是，这个尊崇二王笔法、张扬魏晋风骨的北大教授，为书法界的一些反文化、反书法的颓败之气而痛心。书法界美术化，技巧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趋势，市场化的习气，以及充满了“怪力

乱神”、旁门左道之气的所谓标新立异，促使有识之士发出“要扶持书法界浩然正气，阐释书法经典价值”的呼喊。这种呼喊，是季羡林、任继愈等国学大师的心声，也是北京大学书法界的努

力方向，这其中，呼声最高也将之付诸实践的便是王岳川。  

    王岳川认为，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空洞，他的书法就是饾丁之学，就丧失了书法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张扬凌厉的奠基，所谓笔墨功夫也就不了了

之，无可如何。“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终将归于销声匿迹。” 

    1993年，王岳川便与金开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年北大版），这本号称中国书法界最厚的书法著作（260万字），被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沈鹏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

重要而全面的一本书法著作，甚至一度被韩国书法家们称为“中国书法界的‘圣经’”。然而，王岳川却越来越发现，光靠编书来匡扶正气力度是很小的，成立一个专门培养人才的书法研究所

才可能有所作为。  

王岳川与沈鹏先生对话 

    2003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在当时的艺术学系挂牌成立，季羡林 、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 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先生任顾问，金开诚任所长。在北京大学深厚的

文化根基之上，担任书法所副所长的王岳川“文化书法”的理念也随同研究所一起应运而生。  

    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王岳川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强调书法和文化的血肉联系；十几年后，“文化书法”的提出，则在书法文化的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境界：它强调的是文化对书

法的根本性意义。他认为，真正的书法是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而正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造就了这“无法之法”。“拿一块石头扔到水里，这块石头不管它多么轻都会沉下去。要让

这块石头不沉下去，有一个办法，我们造一艘船。如果这艘船造得足够大，它能载动比石头本身还要重的更多的东西。这个石头就是书法，这个船就是文化，这个水就是这个社会。如果用我们

这个石头去打这个社会，它很快就会掉进去了，它就只会变成某幅作品的一个价格。但是有了文化，我们就可以载动更多的书法。”  

    “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王岳川强调，文化书法不是流派，也不是新创的一种书法形式，而是旨在纠正时尚书法的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

义、唯视觉主义及市场主义等。强调要回归到书法本身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广博的人间关怀。因此，北大书法教育更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注重创作中内容多

些孔老孟庄、经史子集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塑灵性。  

    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了书法界众多同仁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它表明了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  



王岳川与澳门梁披云先生对话 

    继“文化书法”的理念之后，王岳川提出了“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这一“文化书法”的具体步骤。他说，文化书法的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为今日书法

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地基。他认为，魏晋是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魏晋书法是个体历尽艰辛坎坷之后的生命精神和艺术气象的整体提升，是中国书法格高韵深、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代表。“走近

什么同时就意味着远离什么。”所以，“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远离小我一己的狂妄，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矢志不渝：找回北大书法传统  

    “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面对社会上有人对北大当代没有真正书法大家的疑问，王岳川掷地有声地如此表示。他认为，书法在当下中国的确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首先，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其二，在整个世界西化的浪潮中，中国传统上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言语方式开始西化起来，古人的传

统风范一去不返。”  

    北大和中国一样经历现代性的磨难和机遇，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北大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不愿随波逐流、勇于革新的北大人也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

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  

王岳川与香港饶宗颐先生对话 

    “北大书法所要做的不是崛起，而是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将近一个世纪失去的老北大老学者的传统风范。”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在北大讲授美学美育课，

还在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请沈尹默、马叔平教书法，还聘请徐悲鸿、陈师曾、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熏

陶。其后，诞生了一批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很有建树的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罗振玉、毛泽东、鲁迅，以及以理论见长的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邓以蛰等。  

    昔日的辉煌纵然不可复制，但循着古人的传统，做出今人的奉献与努力则也颇振奋人心。  

    四年来，北大书法所立志要将断了八十年的书法教育传统加以“接气”，要在正日益完善的文、理、艺三位一体的格局下，用书法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王岳川深为认同梁启超、冯友

兰对书法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冯友兰说：“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

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  

    除聘请国学大师们给学员们培养文化素养外，书法所还请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沈鹏、欧阳中石、张海、苏立文（英）等任顾问，聘请李学勤、刘正成、曾来



德、张旭光、曹宝麟、王家新等学者和书法家为客座教授，还请文怀沙、周汝昌、冯其庸、楼宇烈、程大利、葛兆光、阎步克等著名学者、艺术家，港澳台地区及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美

国等著名的艺术家、学者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艺术创作活动。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艺术史教授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给北大书法研究生讲课 

    编写北大书法教材，招收研究生班，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书法展，出版书法作品集，创建北大书法网……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北大书法研究所在“怀着用笔纸墨来

做奉献之梦”的金开诚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王岳川的带领下，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做出了可喜的成绩：2006年4月底，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了展览，

近200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向社会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2007年9月，近十本大学书法教材及学术研究著作也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大书法所在东京与日本著名书法家举行书法展并就东亚书法未来进行对话 

    首届招收的66名书法研究生班学员，如今已经学成毕业，有两位研究生获得北大硕士学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仅从北大习得了书法思想、人文素养，使自己作品的境界和档次有所

提升，他们也将回到祖国各地，将这种书法思想传承下去。王岳川说，尽可能在有生之年再招收十届研究生学员六百人，每一个人再去影响一百人，如此一来，通过书法高等教育的努力，中国

书法界的正气何愁不扬？  

    王岳川既在中文系教书带博士硕士生，又在书法所招收书法博士硕士生和访问学者。“在书法所忙碌的日子里，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回到家，没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王岳川说，为北

大书法所付出的辛苦，比他在中文系单纯作学术要累十倍不止。但是“他很快乐”，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事情有多重要的价值。“爱惜生命的方式就

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压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认为，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

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  

    王岳川曾在14岁下乡到农村当了少年知青，有一次去放牛，从牛背上摔到了山崖下。那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对死亡的体验。38岁那年，他为了《中国书法文化大观》通宵达旦工作几

天，最后高烧发到42度，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体验了死亡的滋味。然而，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出现奇迹。他已真正懂得了“向死而生”的道理，也透彻地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个人生命的机械延长也难达到永恒，与永恒生命力沟通的时刻恰恰是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  

    凭着顽强的意志，他做到了，不但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而且邂逅了无数个另他忘我陶醉的意义瞬间。 

在全球化语境中“发现东方”、“输出东方”  

    “按照西方对艺术的分类，诗歌、小说、绘画、建筑、电影、电视等七种艺术种类，当下中国因为跟在西方后面跑而终于落人之后。唯独书法这个中国文化的指纹还没有完全败，它不应该

败，也不能败。”王岳川说，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在迅速地提高，唯独“文化赤字”在不断扩大，这一点，他在国外的几年的访学经历深有体会。他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为社

会的痛感神经，不得不起而作为。  

    一次在韩国举行的书法界国际交流会上，有与会者在发言中挑战中国书法的传统根基，挑战中国现代书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甚至断言，书法大师在中国已经消逝，中国书法将败给韩国。

王岳川被这种文化歧视激怒了，他站起来据理力争，那以后，他在各种国际会议都曾与这些文化挑衅“过招”，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书法必须高瞻远瞩，必须从浮夸、走穴、因袭的坏

习气中走出来；他也更清楚地知道，东西方都应该更好地认识东方，中国的文化输出需要迈更大的步子、做更多的努力。  



王岳川教授与法国著名书法家柯乃柏教授（André Kneib）讨论中国书法世界化之可能性 

王岳川在韩国国际书艺学术大会上讲述《中国书法与纸张》 

    1985年，王岳川毅然放弃教育部的工作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刻苦用功的他，第一年就翻译了20万字的《文艺现象学》，还写出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在做了十余年西学

研究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仅仅做西学的“拿来主义”是不够的，1997年，他开始转型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形象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 从研究汉唐诗歌再到

西学研究，再重回国学，他在不断“非我”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念：“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他强调这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一不可，否则学术

平台就有可能坍塌。  

    在力求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研究之中，王岳川坚信，中国文化是温润的、大气的，是和谐的、非好战的，这种文化精神需要有更清晰的声音传递给西方。于是，他开始“站在中国立

场上向世界发问”。  

    他一直认为，一个学者或者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而应该像杜甫那样，大气一些。“重塑文化，再铸国魂”，王岳川号召这一代甚至接下来的几代学者们肩负起这个重大的历

史使命。他说，这是源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从《全球化与中国》到《中国镜像》，从《发现东方》到《中国文化身份》，他的思维方式是“世界与中国”的，而不是“小我一己”的；他的视野是开阔的，心怀是宽广的。他说自己要

象萨义德一样，不断质疑西方中心的误区，不断地发现东方，也要努力地“输出”中国文化，从而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对于东方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书法，王岳川认为它代表了东方文化当中最具有亲和力、和谐力的一方面，因此，在韩、日、美等国举办各种高水平的书法展，翻译各种书法研究著作……王

岳川决定把书法输出视为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站。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翻译三百本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书籍，拍一系列反映中国文化的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已经拍摄了20多集），在民间创办对外汉语语言培训的学校，创建海外文化宣

传讲演团……王岳川坚信，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21世纪，中国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元素。  

 

王岳川行草对联 



 

 

 王岳川草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王岳川书法草书《中庸》句 



 

王岳川草书“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岳川草书 天地五行   

 

王岳川临《兰亭序》 

 



 

 

 

王岳川行草观鱼 

 

  上一篇： 季羡林先生对北大书法所主办的“三国四校”书法展寄予厚望 

  下一篇： 书法所研究生凌征伟马来西亚个展获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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